
2021年11月12日，西九文化区M+博物馆正式开幕，当中有六个专题展览，包括“M+希克藏品：从大革命到全球化”。摄：林振东/

端传媒

特约撰稿人 胡且越 发自香港 | 2021-11-21

M＋ 亚洲国际都市

专业性是M＋面对政治审查的挡箭牌？生不逢时，抑或一时之举

如果是一个重压下失去策展自主和接受完全中国式审查的M+，还会被艺术世界认可为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机构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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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四，在香港西九文化区M+博物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前一天的媒体预览日，逾百位媒体机构代表赶到现

场，参观即将同时开幕的六个主题展览。空气中弥漫着严阵以待的紧张气氛，混合着人们积累已久的好奇

和兴奋。在M+近十年建设期的漫长等待里，博物馆团队持续利用其他场地策划展览和活动，收获的社会性

和政治性关注也总是多过对于艺术本身的讨论。这一次又不出所料，港区国安法实施后的政治审查成为所

有国际舆论的关注焦点，媒体问答现场俨然如一次政府答记者会。媒体会后的参观环节，记者们被分成多

组，如运动会般在举着不同颜色小旗的工作人员带领下快速地浏览各展区，听取策展人们用极其简略的方

式不厌其烦地复述自己的策展内容。相机快门闪动，当然很快都集中在一些最具争议的作品上。

最受关注的问题还是艺术家艾未未和他中指举向天安门的摄影作品《透视研究：天安门》。去年三月，有

香港议员质疑M+馆藏的这件作品涉嫌“侮辱国家尊严”并“违反港区国安法”，认为应该重新审视其现有馆藏

和购藏机制，引发一波激烈的争论。这件作品属于收藏家乌里·希克2012年捐赠的约1500件中国当代艺术

作品之一，整批藏品涉及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不同阶段，包含不少表达颇为直率和

涉及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作品。M+最后将《透视研究：天安门》的作品图片从网站撤下，仅保留作品文

字介绍并称将研究其合规性。之后M+也经媒体透露这件作品因策展的计划和选择原本就不会出现在开幕展

览中，以一种“专业性”的姿态回应这次政治性危机，因此也被包括艾未未在内的一些艺术界人士批评为“自

我审查”。

公允地说，“专业性”似乎是M+在香港当下的政治环境中唯一可用来处理

此类审查压力的方式，其中的闪转腾挪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了“自我审查”

的意味。



艾未未影像作品《长安街》在展厅中显眼的位置展出。摄：林振东/端传媒

M＋风格的自我审查？ 


公允地说，“专业性”似乎是M+在香港当下的政治环境中唯一可用来处理此类审查压力的方式，其中的闪转

腾挪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了“自我审查”的意味。这次开幕展中，“M+希克藏品：从大革命到全球化——当

代中国艺术举足轻重的四十年”占据了最大的一个展览空间，艾未未的《透视研究：天安门》确实不在其

中。有趣的是，策展人皮力选择了艾未未的另外两件作品，影像《长安街》和刷白古代陶罐的装置《洗

白》都在展厅中显眼的位置展出，显示某种专业性上的微妙平衡。

要系统地梳理中国当代艺术史是不可能跳过艾未未的。为了确保“专业性”，M+策展团队似乎选择了一种将

“自我审查”限制在最小范围的策略——即暂时避开一些处于风口浪尖议题的单个作品，尽量不改变研究和

策展的叙事框架，也试图建立“对事不对人”的最佳实践，从而在现有最大可能的程度上试探、维持和保护

自己工作中的自由边界。

除了艾未未的作品，这种策略在展览中也另外有迹可循。例如王兴伟的油画《新北京》以摄影师刘香成关

于六四事件的著名照片为蓝本创作，这次虽在开幕展中出现，但与其2016年在香港展出时比略去了文字介

绍，仅标明题目和作者。2016年在同一展览中展出过的刘香成的其他一些六四相关照片这次也没有被选择

展出。对于六四相关作品的这种处理方式似乎反映了这一议题近期在香港政治叙事中产生变化的现实，可

能与维园集会和支联会成员涉国安法案件有关，一些感性的可能触动敏感神经的文字和作品被略过了。然

而作为整体策展叙事中的历史断代，天安门事件依然与柏林墙倒下一起作为划时代的史实出现在策展文字

中，并没有被策展人特意回避。

为了确保“专业性”，M+策展团队似乎选择了一种将“自我审查”限制在

最小范围的策略⋯⋯从而在现有最大可能的程度上试探、维持和保护自己工

作中的自由边界。



王兴伟的油画《新北京》以摄影师刘香成关于六四事件的著名照片为蓝本创作。摄：林振东/端传媒

香港与大陆依然有距离 


要理解这种依托“专业性”和最小“自我审查”策略进行运作的可能性，首先必须理解当下香港关于艺术的审

查方式和大陆的情况十分不同。

简单来说，中国大陆的博物馆和艺术机构面对的是一整套申报、审批和随时强制关停、秋后算帐的展览审

查体系，即便文本上的标准是模糊的，但审查机制是十分明确的，内嵌于整体意识形态和文化管制的逻辑

中。对比看，香港目前对于艺术展览的审查依靠的仍然是制造点名式的舆论压力和诉诸潜在的法律诉讼，

特别是来自国安法的威慑，还没有真正出现对展览内容进行主动干预的审查机制，和备受规训后常常过于

敏感的自我阉割式的工作范式。这使得避开舆论风头和敏感话题的“自我审查”可以暂时换来相对自由的空

间。

例如这次希克藏品展中的许多作品，如果按照中国大陆艺术展览的审查标准可能都是无法公开展示的。其

次“专业性”作为香港社会普遍认可的共同价值观念，在目前的社会舆论中是拥有广泛支持的，也被编织在

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都市”的官方叙事当中，是各方愿意共同维护的标志性形象。在媒体预展的问答环节，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在提及M+必须遵守香港法律的同时，不断强调M+在艺术上的专业

性 他甚至提到 之前艾未未争议性的《透视研究：天安门》有可能在未来展出 前提是要同时展出所有



性。他甚至提到，之前艾未未争议性的《透视研究：天安门》有可能在未来展出，前提是要同时展出所有

《透视研究》作品（一系列艾未未面对不同代表权力的建筑竖起中指的照片），才能更“专业和准确地”传

达艺术的本意。“专业性”在此被不断努力推成一个绝对的锚点，以回应来自外部的巨大审查压力，并通过

展览实践争取操作空间和政治脱敏。

与大陆的博物馆和艺术机构相比，M+目前享有的专业自主性令人艳羡，但对于M+一直希望对标的伦敦泰

特现代艺术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和巴黎蓬皮杜中心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国际水准的艺术机构的最低

要求而已。文化与艺术，特别是当代艺术，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在政治上愈发收紧的中国，在

自2019年之后持续动荡压力凝结于内的香港，这种“西方”式的自由还能留存多久呢？特别考虑到未来香港

和大陆再次通关之后，自由的M+对来自大陆观众的影响是否会让管制者加大对它的审查压力呢？一个重压

下失去策展自主和接受完全中国式审查的M+，还会被艺术世界认可为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机构吗？

M+在此面对的一系列问题，和香港努力保持自身“亚洲国际都市”时遭遇的困难颇为相似。

与大陆的博物馆和艺术机构相比，M+目前享有的专业自主性令人艳羡，但

对于M+一直希望对标的泰特、MoMA和蓬皮杜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国际

水准的艺术机构的最低要求而已。



艺术家组合张英海重工业的新作《被钉十字架的电视机——天堂也不听的祷告》。摄：林振东/端传媒

谁能保护M＋ 


类似“保护M+”的呼声在香港艺术界内部也出现了。很多人表现出对这个汇聚了许多参与者多年努力和整个

香港社会大量资源的艺术机构能最终落成的感动和自豪，也视其为难得的、甚至最后的相对自由的表达空

间。在M+海量的展品中，我们看到种种“自我审查”的痕迹，也能看到许多尖锐的、批评性的作品得以保

留。

开幕展览之一的“香港：此地彼方——这城市自1960年代起的视觉文化”中，例如黄国才和白双全早期的社

会批判性作品都得以展出，虽然近年来香港社会运动的内容被有意无意避开了。艺术家组合张英海重工业

的新作《被钉十字架的电视机——天堂也不听的祷告》在宏大似教堂的“焦点空间”内展出，当中关于权

力、暴力和疯狂的评论也难免令人联想到香港的某些晦暗现状。

也有人有不同意见。资深评论人何庆基就认为作为超大型机构的M+如大笨象，“即使充满理想诚意，未来

的日子仍会举步唯艰”，新形式下的新希望反而是在近年来更加活跃的“分开四散、独立营运又不是太多人

理会”的小型独立艺术空间。无论何种观念和方向，对M+和香港艺术世界未来的忧虑都是普遍的，是

M+开幕这样一件大事件激起的强烈回响中复杂情绪的一种底色。这种忧虑是来自人们普遍的共识，即以

“专业性”抵抗“政治审查”只是一时之举。能抵抗政治的只有政治本身，而香港瞬息万变的政治现实让人们

对此无法报以乐观的情绪，正如在香港独立艺术评论媒体“岛聚”的新写作项目《匿名者M》中，一位不具

名的观众写道：

“从一个展厅到另一个展厅，巨大的空间似乎没有尽头。我努力从扑面而来的展品中寻找这间博物馆未来可能去向

的蛛丝马迹⋯⋯我不停地走，直到有一刻我经历了体力和心理上的双重崩溃。我决定离开，回家休息。”

无论何种观念和方向，对M+和香港艺术世界未来的忧虑都是普遍的，是

M+开幕这样一件大事件激起的强烈回响中复杂情绪的一种底色。这种忧虑

是来自人们普遍的共识，即以“专业性”抵抗“政治审查”只是一时之举。

能抵抗政治的只有政治本身。



2021年11月12日，西九文化区M+博物馆正式开幕，门外轮候入场的市民。摄：林振东/端传媒

生不逢时？ 


对专业观众来说，M+的开幕本应该只是一个开始，有许多重要的文化议题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辩论、对话而

形成，例如后殖民的身份认同和全球化中的亚洲视角等等；一些因各种历史机缘无法展开的关于中国和艺

术的研究本可以在此生根发芽，与世界发生进行真正的对话。但这需要开放的环境和长时间的酝酿发酵。

历史如此弄人，当M+终于在2021年开幕时，审查的乌云已悬于头顶并随时有扩大的可能，留给M+的时

间似乎已经不多了。

对普通大众来说，M+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体验。仅仅开幕一周，M+迎来数万参观者，排队观展的队伍一直

人头攒动。巨大的建筑和海量的展品意味着无法一次看完所有展览。即使看不完或者看不懂，很多普通观

众也表示愿意多来几次。在M+入口处不断流动变化的光影鸣谢墙上，赞助和支持M+的社会机构、公司、

个人的名字循环播放着，视觉地呈现了香港社会大量资源如何通过细致的组织工作凝聚于此。令人感慨

的，M+的开幕让我们直观地体验到一个专业的博物馆空间对一个城市和国家文化的推动潜力，一种将艺术

和大众重新有机联结的巨大可能，这更让我们对它将要面对的不安未来充满复杂的情绪。


